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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基于内部网络防御视角 

郭颖，魏佳奇，段炜钰 

（中国政法大学 商学院，北京 100088） 

摘要：从网络视角出发分析内部网络在保护企业知识方面的作用,关注企业内部

的合作网络和知识网络的小世界性，在回顾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数字经济与上

述两类内部网络小世界性之间关系的基本假设，并利用上市公司的专利数据和省

级数字经济综合指数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企业内部合

作网络的小世界性呈显著正向关系，而与企业内部知识网络的小世界性呈显著负

向关系，即企业会通过加强合作网络小世界性增加社会关系复杂度，并减少知识

网络的小世界性降低知识关联度来应对数字经济时代知识保护不充分的外部条

件。总结来看，内部网络为企业的知识保护提供了额外的力量，企业可以通过调

整内部网络的小世界性来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知识泄露的风险。 

关键词：数字经济；内部网络；小世界性；知识保护 

Protecting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 enterprises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l 

network defense 

GUO Yin, WEI Jia-qi, DUAN Wei-yu 

(School of Business,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twork,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ole of internal 

network in protecting enterprise knowledge and focuses on the small-world of 

cooperation network and knowledge network within enterprises. 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basic hypothesis of the impac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on the small-world of the above two types of internal networks, 

and uses the patent data of listed companies and the provincial comprehensive index of 

digital economy for empirical te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small-world of the 

enterprise's internal cooperation network, an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small-world of the enterprise's internal knowledge network, that is, enterprises will 

increase the complexity of social relations by strengthening the small-world of the 

cooperation network, and reduce the small-world of the knowledge network and reduce 

the degree of knowledge relevance to deal with the external conditions of insufficient 

knowledge protec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In conclusion, the internal network 

provides additional power for enterprise knowledge protection, and enterprises can d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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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risk of knowledge leakage brought by the digital economy by adjusting the 

small-world of the internal network. 

Key words: digital economy; internal network; small-world; knowledge protection 

引言 

“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主题，在推动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

式、打造新发展格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据中国信通院（2021）数据显示，

2020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39.2 万亿元，占 GDP 比重为 38.6%，同比名义

增长 9.7%。然而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也给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和新挑

战。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主要驱动力的数字经济改变了知识

的传播模式，使知识的获取和模仿更加方便、快捷、低成本，但这些变化也对知

识创新的价值和保护产生了深远影响，使知识所有者对知识的控制大大降低[2]。

与此同时，去中心化、虚拟化和网络化的环境一方面促进了知识创造者之间的密

切合作和交流，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知识意外泄露的风险[3]。因此，在数字经济时

代，如何保护知识产权将成为一个核心问题[4]。 

企业是数字经济中最为活跃的主体，企业的知识对于企业生存和保持竞争优

势至关重要[5]。越来越多的企业依靠知识来创造价值并获取利润，但大多数企业

发现它们很难防止知识进一步扩散，尤其是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化赋能通过

资源赋能增加了不同创新主体的知识量和信息流，降低了其他企业获取知识资源

的门槛和所需付出的交易成本，企业的知识面临着更大被占用的可能性[6-8]。鲁

若愚[9]等人指出，企业基于内部知识和其他资源，通过识别网络机会，利用不同

类型的网络关系来获取稀缺的知识资源，提升创新能力，而数字经济带来资源赋

能对企业的网络结构产生了较大冲击，随着知识资源的爆炸增长，企业必须嵌入

更多的网络关系中来获得更多样化的知识资源，这使得企业可能会无意识的将知

识暴露给更多的竞争对手或合作伙伴。学者们长期以来一直在研究企业为保护其

知识的创新成果不被盗用可以采取的防御措施。吴超鹏和唐菂等[10-12]指出，要想

降低企业知识被侵占的风险，必然需要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而政府完善知识

产权保护制度可以形成良好的激励效应，实现企业创新的可持续发展。但是法律

保护只能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使企业知识免遭侵占[13]。Ilvonen [14] 等认为，造成企

业知识泄露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由于外部原因造成不必要的知识溢出和竞争

对手对知识的占用；二是企业内部缺乏对知识的安全管理和保密机制。目前，大

多数学者仅关注了知识泄露的外部因素，他们认为网络关系是企业获取外部知识

资源的主要途径[15]，而企业的外部合作关系增加了知识泄露的风险，因此网络防

御可能会为减少竞争造成的知识损失提供额外的力量，所以这些学者从网络视角

出发，发现企业可能会为了保护知识而改变外部网络的组成和结构 [16-17]。而

Inkpen[18]等人则表示，由于员工处在社会网络之中，知识泄漏是不可避免的，企

业内部的员工管理和技术知识管理更为重要，因此内部网络在解释知识保护方面

的作用更值得被充分关注。考虑到企业向外部进行知识搜索，并从不同渠道获取

知识资源已成为时代的主流，改变企业外部网络结构进行知识保护很可能会阻碍

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因此本文重点关注企业的内部网络，探讨企业主动改变内

部网络结构是否能够增加其他企业对本企业知识资源的搜索和盗用的壁垒，以此

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知识泄露风险。 

内部网络有多种形式，其中员工互动和知识相关性是进行知识转移和搜索的

主要途径，因此本文关注企业内部的合作网络（ICN）和知识网络（IKN）。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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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网络是企业内部专利发明人的网络，知识网络是企业知识库中的要素以及这些

要素之间的联系构成的网络[17]。本文主要探讨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

企业是否可以通过适当调整这两类内部网络的结构来提高知识的模仿壁垒，因此

本文关注这两个内部网络的一个结构属性：小世界。在具有小世界结构的网络中，

节点的联系更加紧密，并且一个节点到达其余节点的路径长度相对较短，鉴于小

世界结构可以影响知识搜索和转移的效率，因此它可能对企业的知识保护具有重

要意义[19-20]。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使用定量化的实证分析方法，从网络视角出发，探究企

业内部网络的小世界结构是否能够以不同的机制替代知识保护不充分的外部环

境。为此，本研究以医药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和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

设备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企业内部网络，结合社会网络分析和

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数字经济与企业内部网络小世界结构的关系进行探讨。 

1 研究设计 

1.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数字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企业信息资源流动的成本，使企业知识更容易转移，

也容易复制[21]，企业知识面临更大被占用的可能性。一些学者已经将网络视角引

入了企业知识防盗的研究中，本文主要研究企业内部的合作网络和知识网络，并

关注这两类内部网络整体的小世界结构，因为这种结构不仅能够很好的描述现实

中人类社会网络的特征，而且与知识扩散惊人地相关[17]。本文强调小世界的两个

重要属性：聚集系数和平均路径。聚集系数影响着网络中信息的丰富程度，平均

路径则会影响行动者识别新机会的倾向[17]。现有研究仅讨论了小世界结构在信

息交换和知识流动中的作用，但其在知识保护中的作用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因此，

本节从内部网络视角对数字经济对企业内部网络小世界性的影响做出推论。 

1.1.1 数字经济与内部合作网络小世界 

数字经济增加了社会环境的开放性、强互动性和不确定性[22]。许多企业通过

数字技术来降低沟通成本，提升创新网络的连通性，这也使得企业对知识集成和

异质性的需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需要进一步重塑创新网络中的知识创造与

共享过程[23]。在数字经济的推动下，企业间的网络效应不断强化，为企业内部与

企业之间的双向知识连接提供了可能，同时沟通渠道数量的增加不仅促进了预期

的知识转移，而且降低了企业对它们的控制，企业间知识共享的边界也变得越来

越模糊[14,24]。知识保护的重要性在数字经济背景下被不断放大，互联网和数字化

技术的应用提高了企业通过社会网络获取知识的效率，企业能够轻易的访问到重

要信息，其他利益相关者不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就可以从窃取的创新中获利，这

种“搭便车”行为越来越普遍，极大提高了企业保护其知识的难度[25]。专利发明

人处于不同的社会关系中，企业通过这种复杂的社会关系进行知识转移，并影响

着组织或个人的资源获取、信息传播和思想互动，借助数字经济带来的信息传播

的便利，企业不可避免的会将知识泄露给竞争对手[5]。而企业内部合作网络的小

世界结构可以使这种社会关系更加复杂，因此其他公司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

解释和模仿其复杂的活动[26-27]。一些学者指出，在具有较高小世界性的合作网络

中，过高的集中度抑制了知识的转移，网络主体只与少数几个关系密切的伙伴分

享信息，并在这一集群中形成共同的规范和信任，外界无法通过对一个或几个员

工进行信息传递或招聘来获得有价值的创新，企业知识也就很难被理解和模仿
[17]。因此，在数字经济发达的地区，企业内部需要依赖复杂的协作来维持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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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卖点和优势。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企业会建立具有较高小世界性的内部

合作网络。 

1.1.2 数字经济与内部知识网络小世界 

与合作网络不同，知识网络是基于知识相关性构成的，它强调了科学和技术

知识要素之间的决定性联系，为发明者之间寻找新的知识元素提供了便利，因此

在一个具有小世界属性的知识网络中，随机选择的两个知识元素可能是高度相关

的，并通过少量的联系连接在一起[28-29]。知识网络的小世界结构使企业知识更容

易在高效连通的信息网络和数字应用环境中被深入搜索，竞争对手只需要在现有

的知识网络中利用知识相关性访问少量的知识单元，就可以获得企业的核心技术

知识，增加其合并或模仿的机会[30]。而当知识网络中的知识元素不紧密连接时，

分散的信息会增加模仿者的搜索成本，使不同来源的信息难以理解和合并，因而

其他公司获取的少量知识元素通常不会对企业造成较大损害[31]。因此，当数字经

济水平较高时，企业可能更倾向于降低知识网络的小世界性来隐藏其核心知识要

素之间的联系，增加模仿者解读其核心知识的难度。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

设： 

H2：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企业会建立具有较低小世界性的内部

知识网络。 

1.2 变量定义及变量测度 

1.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有两个因变量：企业内部合作网络小世界性和知识网络的小世界性。根

据企业拥有的专利数据，本文每单位时间为每个企业构建一个合作网络和知识网

络。合作网络是指企业专利发明人的网络，每个节点表示专利的一个发明人，节

点连线表示两个发明人之间存在合作关系；知识网络中的节点表示专利前四位

IPC 分类号，节点连线表示两个 IPC 代码同时在一篇专利中出现。 

本文计算了每个网络小世界结构的聚集系数（CC）和平均路径长度（PL），

并借鉴 Uzzi 和 Spiro 提出的小世界商（Q）来量化上述两个内部网络的小世界性
[32]。节点 i 的聚集系数计算式如公式（1）所示： 

2

( 1)

i

i

i i

e
C

k k



                   （1） 

其中， ik 是与 i 直接相连的邻居节点数量， ie 是节点 i 的邻接点之间实际存

在的边数。CC 的计算式如式（2）所示： 

1 N

ii
CC C

N
                    （2） 

其中，N 为网络中节点的总数。整个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计算方法如式（3）

所示： 

1
( 1)

2
iji j V

PL d N N
 

            （3） 

其中， ijd 为节点 i 和节点 j 之间的最短路径长度。在计算小世界商（Q）时，

本文将 CC 和 PL 的实际值与一个同等规模的随机网络中二者的值相对比，计算

式如式（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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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R RQ CC C PL L            （4） 

其中， 1/ N  ， ln( )N  ， RC 和 RL 表示具有相同节点数和平均度的随机网

络的聚集系数和平均路径长度， /RC k N ， ln( ) / ln( )RL N k ，而 k 表示在一个内

部网络中，每个节点拥有的平均边数。考虑到企业内部网络是基于专利数据构建

的，而很多企业的年度专利申请数量为 0，且专利数量分布存在明显的厚尾现象
[33]，因此，本文对两个内部网络的小世界加 1 后取自然对数，分别记为 ICN_Q

和 IKN_Q。 

1.2.2 解释变量 

本文采用数字经济综合指数作为解释变量。目前，对数字经济的测度还没有

形成统一的标准，许多学者已经从不同维度为相关指标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思路[1, 

34]。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借鉴赵涛[35]等对数字经济变量的处理方法，采用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互联网普及率、相关从业人员情况、相关产出情况和移

动电话普及率五个指标进行度量。其中，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由北京大学数字

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集团共同编制完成[36]；其余 4 个指标的数据来自《中国

统计年鉴》，互联网普及率通过每百人互联网接入用户计算；相关从业人员情况

指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比重；相关产出情况通过计

算人均电信业务总量得到；移动电话普及率则使用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表示。

之后，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将上述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降维处理，得到综合的数

字经济发展指数，并记为 Digit。 

1.2.3 控制变量 

借鉴以往的研究[17,34,37]，本文对以下可能影响企业内部网络小世界结构的企

业因素以及外部因素进行控制：（1）研发生产率；（2）企业成长性；（3）股权

集中度；（4）企业规模；（5）企业年龄；（6）所有权性质；（7）财务杠杆；

（8）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除研发生产率来自专利数据外，其余控制变量数据来

自 CSMAR 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各变量的具体定义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合作网络小世界 ICN_Q 

实际网络聚集系数和平均路

径长度与同规模随机网络的

比值加 1 取对数 知识网络小世界 IKN_Q 

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综合指数 Digit 
企业所在地区数字经济的综

合发展指数 

控制变量 

研发生产率 RD_pro 企业申请的专利数量的对数 

成长性 Gro 
（营业收入增长额/上期 

营业收入）对数 

股权集中度 Share 
企业前 10 位股东持股比例之

和 

企业规模 Siz 企业年末总资产的对数 

企业年龄 Age （当前年份-成立年份）对数 

所有权性质 Sta 国企记为 1，其他记为 0 

财务杠杆 Lev 企业的资产负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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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Ln_GDP 
地区生产总值（GDP）取对

数 

1.3 模型设定 

本文的企业内部合作网络和知识网络均采用文本挖掘与可视化软件

ITGInsight[38]构建。所涉及的网络指标均采用复杂网络分析软件 Pajek 计算。各

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关系使用 Stata 软件进行回归分析。由于在本文中存在

多个被解释变量和相同的解释变量，若构造独立的模型进行分析可能对统计显著

性产生误导，因此本文使用看似无关回归（SUR）模型来解决这一问题。SUR 模

型被广泛应用于被解释变量是网络特征的研究中，而本研究的误差项包含未观测

到的企业特征，如吸收能力可能也会影响企业内部网络，所以本文猜测企业内部

合作网络和知识网络小世界的两个模型的误差项存在相关性。结合以上分析，建

立了如式（5）所示的计量模型： 

0 1

1 0 1

1_ =

_

ijt ijt ijt ijt

i jij jtt ijt i t

ICN Q

IKN

Digit Control

Digit ControlQ

 









 

  


  



 
     （5） 

其中 i 表示企业，j 表示企业所在的地区，t 表示年， ijtControl 表示一系列控

制变量， ijt 和 ijt 表示随机扰动项。 

本研究主要对系数 1 、 1 的显著性感兴趣，这两个系数测量的是数字经济

综合指数变化引起的 ICN 和 IKN 小世界值的变化。 

2 实证分析 

2.1 样本与数据 

本文以医药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和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三个高技术行业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将重点放在 2011-2020 年一直进行研

发的上市公司，并统计这些公司在此期间申请的专利情况，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

产权局专利检索平台，数据收集时间为 2021 年 11 月 20 日，最终确定了 195 家

公司，分布在 26 个地区，其中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 66 家，仪器仪表制造业上市

公司 10 家，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上市公司 119 家。由于一些公

司能够在一年内构建一个网络的专利数量较少，因此本研究使用 3 年移动窗口规

则进行分类，最后的面板数据涉及 2663 个观测数据。 

2.2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检验 

本文采用 Stata16.0 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检验，描述性统计结果

如表 2 所示。由两类内部网络小世界性的标准差可知，不同企业之间的内部合作

网络的小世界性差异较小，而知识网络小世界性差异偏大；数字经济综合指数的

最小值为 0.4996，最大值为 8.1385，表明中国地区之间的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

其次，研发生产率的标准差仅次于数字经济综合指数，表明样本中企业之间的研

发产出存在较大差异。 

由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检验结果可知，企业内部合作网络的小世界性与数字

经济综合指数之间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知识网络的小世界性则与数字经

济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此外，两个内部网络的小世界性与其它变量之间也

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说明本文选取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可以对因变量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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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本文所选变量的 VIF 值都小于 10，且 VIF 最大值仅为 1.98，因此模型不

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ICN_Q IKN_Q Digit RD_pro 

ICN_Q 0.047 0.084 1.00    

IKN_Q 0.153 0.185 0.122*** 1.00   

Digit 3.308 1.811 0.046* -0.082*** 1.00  

RD_pro 4.169 1.307 -0.209*** -0.401*** 0.028 1.00 

Gro 0.154 0.262 0.007 0.000 0.031 -0.086*** 

Share 0.555 0.145 -0.121*** -0.044 -0.040 -0.028 

Siz 21.962 1.089 -0.130*** -0.062** 0.025 0.358*** 

Age 2.041 0.726 -0.200*** 0.032 -0.076*** 0.077*** 

Sta 0.297 0.457 -0.149*** -0.051* -0.042 0.196*** 

Lev 0.339 0.200 -0.051* -0.032 -0.047* 0.227*** 

Ln_GDP 10.500 0.630 -0.052* -0.138*** 0.261*** 0.256*** 

 

续表 2 

变量 Gro Share Siz Age Sta Lev Ln_GDP 

Gro 1.00       

Share 0.093*** 1.00      

Siz 0.059** -0.040 1.00     

Age -0.128*** -0.308*** 0.516*** 1.00    

Sta -0.109*** -0.032 0.233*** 0.432*** 1.00   

Lev 0.026 -0.158*** 0.478*** 0.371*** 0.210*** 1.00  

Ln_GDP 0.026 -0.050* 0.165*** 0.018 -0.055*** 0.107*** 1.00 

注：显著性水平 *p<0.1，**p<0.05，***p<0.01。下同 

2.3 回归分析 

使用 SUR 模型的假设前提是各方程扰动项之间存在同期相关性。为此，在

进行回归分析前，本文对各方程扰动项之间“无同期相关”进行了检验，检验结

果显示 p=0.023，因此可以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各方程的扰动项相互独立

的原假设。因此，相比与单一的方程，使用 SUR 模型可以提高估计的效率。表

3 给出了数字经济对企业内部网络小世界性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 1 考察了

数字经济综合指数（Digit）与企业内部合作网络小世界性（ICN_Q）间的关系，

研究结果发现 Digit 的系数为正，且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较高的地区，企业更倾向于建立高度小世界性的内部合作网络来提高模仿的壁垒，

以此达到保护企业知识的目的，因此假设 1 得到验证。从模型 2 的结果来看，

Digit 与企业内部知识网络的小世界性（IKN_Q）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

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企业会建立具有低小世界性的内部知识网络，

通过降低知识元素之间的联系防止企业知识被搜索和模仿，因此假设 2 成立。 

表 3  回归结果 

 模型 1（ICN_Q） 模型 2（IKN_Q） 

Digit 0.003** -0.006** 

RD_pro -0.012*** -0.062*** 

Gro -0.005 0.012 



8 

 

Share 0.036** -0.081** 

Siz 0.001 0.017*** 

Age -0.025*** -0.006 

Sta -0.007 0.007 

Lev 0.032** 0.001 

Ln_GDP -0.003 -0.002 

cons 0.124* 0.126 

R2 0.093 0.180 

2.4 稳健性检验 
2.4.1 工具变量检验 

从实际意义来看，本文的模型不存在反向因果的问题，因为一个地区的数字

经济综合指数是宏观变量，不太可能受到企业内部网络小世界性的影响。但是，

一些未观测到的因素可能会影响地区数字经济的水平和企业调整内部网络小世

界结构的行为。这些遗漏的变量可能会产生内生性问题，从而影响模型估计准确

性。因此，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弱化可能存在的内生性的影响。考虑到当地历史电信基础设施可能会通过技术水

平等因素影响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且不会对该地区企业的内部网络小世界结构

产生直接影响，满足排他性要求，因此本文借鉴党琳[37]等的做法，将地区在 1984

年的邮电数据作为数字经济综合指数的工具变量。由于该工具变量为横截面数据，

因此引入一个随年度变化的变量构造面板工具变量，最终地区数字经济综合指数

的工具变量为上一年全国互联网用户数与 1984 年各地区每万人电话机数量的交

互项[35]，记为 Avg_Digit。工具变量法的检验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工具变量检验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Digit Digit 

Avg_Digit 0.005*** 0.005***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IV：Avg_Digit IV：Avg_Digit 

 模型 3（ICN_Q） 模型 4（IKN_Q） 

Digit 0.006*** -0.019*** 

RD_pro -0.012*** -0.063*** 

Gro -0.006 0.030 

Share 0.039*** -0.081** 

Siz 0.001 0.019*** 

Age -0.023*** -0.009 

Sta -0.009* 0.006 

Lev 0.036*** 0.0002 

Ln_GDP -0.006* 0.0001 

第一阶段 F 统计量 319.58 323.984 

K-P rk LM 统计量 
155.665 

（0.0000） 

157.745 

（0.0000） 

K-P rk Wald F 统计量 319.580 323.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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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8] [16.38] 

R2 0.304 0.506 

注：( )内数值为 P 值；[ ]内值为 Stock- Yogo 弱识别检验 10%水平上的临界值。 

由表 4 的结果可知，模型 3 和模型 4 的第一阶段 F 统计量均大于临界值 10，

表明工具变量对内生变量的解释能力较强。此外，K-P rk LM 统计量均在 1%的

水平下显著，可以拒绝“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同时两个模型的 K-P rk 

Wald F 统计量也均在 Stock-Yogo 10%水平上的临界值，满足弱工具变量的检验

条件。因此，本文选择上述工具变量具有合理性，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原假

设依然成立，即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企业更倾向于构建具有高小世

界性的内部合作网络和低小世界性的内部知识网络。 

2.4.2 改变样本容量 

为了进一步验证模型的准确性，本文替换样本后再次进行稳健性检验。参照

党琳[37]等的做法，本文将样本中占比较高的非国有企业（超过 70%）单独进行回

归，得到的回归结果仍然与前文保持一致，具体结果不再过多展示。因此，本文

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3 研究结论与启示 

3.1 研究结论 
数字经济在释放经济增长潜力的同时，也给企业的知识保护带来了新的挑战，

本文立足于这一事实，基于省级数字经济综合指数和专注研发的上市公司专利数

据，从网络视角出发探究了企业是否倾向于调整内部网络小世界结构来应对数字

经济环境下的知识泄露风险，并对数字经济与企业内部合作网络和知识网络小世

界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企业内部合作网络小世

界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企业内部知识网络小世界性呈显著负向影响。究

其原因，数字经济极大的降低了知识搜索、转移、复制和模仿的成本，在加剧企

业间知识竞争的同时，也对企业的知识保护提出了更高要求[4]。在此情境下，企

业通过网络效应获取知识资源时就增加了知识泄露的风险，而企业内部的合作网

络小世界性和知识网络小世界性通过增加知识转移和模仿的难度，为企业在知识

产权保护以外提供了额外的知识保护手段[20]。即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

区，企业可以考虑建立具有更高小世界性的内部合作网络，以此增加发明人社会

关系的复杂性，降低个人或组织获取知识和传播信息的便利。并建立具有更低小

世界性的内部知识网络，在降低知识元素之间相关性的同时，提高竞争对手获取

知识的搜索成本。从而阻止竞争对手在现有网络关系中搜索并寻找模仿的机。这

一研究结论也拓展了 Yan[17]等关于企业内部网络结构可以为企业知识保护提供

额外力量的观点，避免了企业核心知识泄露给竞争对手。 

3.2 贡献与启示 
本文的理论贡献如下：（1）本研究从复杂网络视角出发，对企业如何通过

改变内部合作网络和知识网络的小世界性，以应对数字经济带来的知识泄露风险

提供了理论支撑，增强了学者对企业内部合作网络和知识网络小世界性在保护知

识方面作用的理解。（2）本文关注企业两种不同的内部网络（合作网络和知识

网络），并区分了它们在保护企业知识方面的基本机制。Wang[39]等人提出，合

作网络中以自我为中心的结构特征限制了企业搜索创新机会和人际互动。知识网

络中以自我为中心的结构特征通过知识相关性为搜索知识元素提供了认知上的

便利。本文的研究结果补充了这一结论，强调了在知识传播和复制更加便捷和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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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的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内部合作网络和知识网络在保护企业创新方面的作

用更具有普遍适用性。 

就实践意义而言，本文的结果为企业管理者如何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

地区保护其知识产权提供了决策参考。（1）从内部合作网络的视角来看，紧密

的内部组织可以保护企业知识不被竞争对手模仿。因此，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

高的地区，企业可以考虑重新安排其合作网络，增加合作网络的小世界性，为内

部研发人员搭建更多的沟通渠道，进一步加强研发人员之间的良好合作。例如，

企业管理者通过开展部门间会议或研讨会，建立部门间协调机制并改善研发人员

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2）从内部知识网络的视角来看，企业可以考虑重塑其

知识的关联性，依靠与知识相关的措施使竞争对手难以解释和模仿其技术。例如，

企业应该进一步增加其知识的广度和多样性，将知识库划分为离散的子群来分散

其知识网络。同时，企业还可以考虑将知识分散在不同的研究部门，以增加竞争

对手的搜索成本和时间。 

本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一是，相比于其它行业，本文选择的行业对研发具

有较强的依赖性，更注重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因此将本研究的发现推广到其它

行业时需要谨慎。二是，本研究仅关注了企业内部的合作网络和知识网络，未对

其他重要的内部网络展开探索，除此之外，其他类型的网络，如引文网络在知识

保护方面的作用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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